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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剖析《素食者》中的三种女性形象

王　睿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玉林　537000

摘　要：本文站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上，解析了《素食者》中三种女性在受到压迫后表现出的形象，“被规训的逆来顺受者”“受

压迫而反抗的自我牺牲者”“认清现实选择妥协的清醒沉沦者”，从三个维度上分析了面对社会凝视、家庭暴力等诸多困境，

个体女性呈现出的反应及个人反抗失败的必然命运。社长夫人迎合丈夫的话是女性面对社会凝视和男权压制的一种麻木；

英慧拒绝吃肉的反抗以及被诊断为精神病送去医院是父权社会下女性悲剧的写照；仁慧清楚认知到自己背负的命运而不去

挣扎，则是为了继续生存下去这一需求而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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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1 年《素食者》的三个板块汇编出版，于 2024 年斩

获诺贝尔文学奖，全文讲述了一个平凡普通，能够按部就班

做好一切自己作为人妻被丈夫要求做的事情的妇女，在一个

噩梦之后拒绝吃肉这一异常行为，引发的一系列“正常”纠

正和干预，双方对撞之下一个又一个现实主义问题跃然纸上。

全文的核心矛盾从英慧母亲的一句话，“你现在不吃肉，

全世界的人就会把你吃掉。”[1] 中窥见一斑，英慧因为在梦

中生啖肉块而拒绝食肉再往后拒绝进食，最后想象自己是一

棵树这样一整个自我崩解再重组的过程，在别人眼里发“精

神病”的各种行为，并非真的是个体的精神问题，而是由于

一套价值体系对一个面对残害的失能者的暴行过于深刻，故

而导致被害者选择用这样一种自我牺牲的方式去寻求解脱，

拒绝暴力。脱离原书文本，“变成树”这一举动可以联想到

作者韩江之前的短篇小说集《植物妻子》，她在《素食者》

末尾作者的话中说道：“十年前的早春，我写了短篇小说《我

女人的果实》。故事讲的是一个女人在公寓的阳台上变成了

植物，然后生活在一起的丈夫把她种到了花盆里。我当时就

在想总有一天会继续创作这个故事 ...”[1] 毋庸置疑，《素食

者》是《我女人的果实》的延续，这种生理上的退化和精神

上趋近自然的表现符合“生态女性主义”定义，即“将女性

解放和自然的解放紧缚。”[2] 基于此，我们能够从女性主义

的角度对受到父权压制的女性人物形象塑造展开讨论。

1. 被规训的逆来顺受者

“在传统男权制文化中，女性只有在外貌、姿态、动作、

声音、身材、精神和价值方面达到所谓的女性标准，才能得

到喜爱、雇佣、提拔，才能被选中 ...”[3] 这是长时间以来女

性迫于环境压迫的选择，女性往往根据男性的需要被物化，

其价值实现于满足男性需求的过程中。书中通过对特定场景

和人物言行的描写塑造了相当多的女性形象，如书本开头一

大段英慧丈夫郑先生对于妻子食素前的心理描写，说明了他

为什么在那么多女人中挑选出英慧这个极其平凡却能完美

的托举着他同时又让他感到舒坦无压力的妻子。在他的视角

里，英慧不是最完美的但却是最合适的，尤其在“看到那些

为了确认丈夫行踪，一天到晚会给丈夫的同事或好友打上数

通电话，或是定期发牢骚、找茬儿吵架的女人。”他对这样

的妻子感激不尽，因为妻子达到了他的标准。

同样，顺从丈夫指令逼着英慧吃肉的母亲，揣度丈夫

意思顺势抛出他们想要了解的问题或一些能够彰显他们对

于某个方面充足学识的话题的专务夫人以及社长夫人等，她

们也在无形中去让自己达到“标准”，像是没有自我思维的

提线木偶，在特定的环境做特定的事情说特定的话，然后顺

理成章的得到与这些行为相对应的反馈，麻木不仁的需要与

被需要，周而复始。

2. 受压迫而反抗的自我牺牲者

2.1 女性反抗是挑战男性权威必然受到强压

“只有达到女性标准才会得到认同和喜爱，任何拒绝

和反抗都要付出昂贵的代价 ...”[3] 拒绝和反抗这类异常行为

通常被看做一种对于男权的挑衅，父权制兴起后女性饮食中

动物蛋白比例显著下降导致体格弱化，这样的一种结构性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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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却被美化成“女性应当克制欲望”的道德要求，由此可见

“食肉”是父权象征体系的延伸，即男性通过掌握食物分配

权来巩固家庭地位。自始至终不食肉的英慧是被家庭和社会

排斥和边缘化的异类，尽管在她的视角里面自己已经得救并

且找到自我。所以同样不难理解为什么英慧的父亲会使用强

暴的手段逼迫她吃肉并且固执的认为：“她只要吃一口肉，

就会重新吃肉的，这世上哪有不吃肉的人！”[1]，这句话代

表着他对英慧饮食必须合乎他观念的一种固执，而在英慧

小时候那只因为咬了她的腿而被父亲绑在摩托车后面活活

拖死并且烹食的狗，则是证实英慧父亲刚愎自负的想法的载

体，英慧的父亲在这个家是凌驾众生命体的存在，一切不符

合他认知和行为标准的，都会被暴力强制纠正。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英慧在梦中咀嚼生

肉的行为是主动而非被动，“我的双手和嘴巴都是血，因为

刚刚在仓库的时候，我吃了一块掉在地上的肉。我咀嚼这那

块软乎乎的肉，咽下肉汁和血水 ...”[1]，这对应的可能是过

去那么多年对于丈夫要求的“配合”，即她默许了对于施暴

只能接受，对于命令只能服从的这一行为模式，也就是说前

期的她是默认接受“食物分配”的，而后期，英慧“按部就班”

生活的泡沫毫无预兆的被接踵而至的噩梦戳破，这些充斥着

暴力与血腥的噩梦一点点蚕食着她脑海中对于做某件事情

的标准，让她十分坚定的拒绝食肉，也就是拒绝“食物分配”，

然后受到言语和行动的双重强压和打击；先是夫妻聚餐上面

对一群于她而言陌生的人对于自己素食行为的讨论，再是父

亲为首的家人对她的劝解、责骂和逼迫，强暴的塞肉进她嘴

里的行为等。

2.2 现实压迫致使英慧“疯子般的自我牺牲”

“食肉行为是男性统治的核心组成部分，素食行为在父

权制文化中是疾病的标志”。[4] 所以做噩梦之后完全不吃肉

的英慧会被诊断为精神病，其反抗自然而然的被简化为“发

疯”，即她素食的行为被父权体系病理化。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也就是面对现实主义压迫，女性

的反抗在文字叙事，电影作品等多维度的艺术手法中多以

“疯癫”的形式出现，即“疯女人”形象。最早出现于夏洛

蒂·勃朗特的《简·爱》中的被囚禁于阁楼的伯莎·梅森，

不做常规的事情等于疯了，疯了意味着必须要治疗，要干预。

而很多时候“治疗”行为本身就带有规训的意味，这个过程

中有一个“隐形的规则”，即病人要听医生的话。但是这个

规则有一个悖论，即医生并非绝对正确，落眼文学作品，可

以发现很多时候“女性疯狂不是一种简单的精神疾病，而是

父权社会强加于反叛女性的标签，是借此压抑女性生命力的

工具”。[5] 尽管如此，我们依旧不能否认，“疯子般的自我

牺牲”不失为一种两败俱伤的反抗方法，因为结构性压迫过

于沉重，个人反抗力量又过于微弱，“发疯”则是最快且最

有效的让所有人明晰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的行为，所以“发

疯”，不一定是“真疯”，但是一定是“发疯主体”对外界

求救或者自救的一种方式。故而英慧从拒绝吃肉到拒绝进食

最后否认自己的“人类”身份，把自己当做一株只需要阳光

和水，谢绝任何交流的植物，疯了般的放弃自己的生命，在

某种意义上彻底的完成了“献祭式”的暴力对抗和自我救赎。

但是女性困境并不是只有一种解决方案。我们同样也

能够看到一些联合起来反抗暴力和压迫，不公平对待的女性

群体，如电影《还有明天》中那群首次获得投票权的意大利

女性在电影最后进行的反“凝视”，那么包括韩江在内的韩

国作家为什么多选择集中笔墨于受压迫的个体而非群体？

结合韩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一直在持续进行且趋于政治

化的女权运动研究，“21 世纪初，受自由竞争热潮和以政

府为主导的各种社会运动制度化变革的影响，韩国女性参与

妇女运动的意愿大大降低 ... 韩国妇女运动的发展进程具有

明显的曲折性 ...”[6] 问题是普遍存在的，解决群体问题却多

发起于个人并且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多方阻碍，想要彻底

的进行男女平等对抗，必须彻底团结内部。故而相较于群体

对抗的叙事，对于个人悲惨命运的描写能够引起更多个体的

注意，同时更具现实主义批判色彩，如韩国现象级女性主义

作品《82 年生的金智英》，书本发行后引发广大读者以及

影视观众的共鸣，透彻地展现了在父权制社会框架下，男性

施加于女性的监视与约束，以及女性自我施加的这种监视与

约束，两者相互交织，共同固化并加深了关于女性角色的固

有认知。[7] 这类作品通过剖白的方式刻画了女性痛苦，对于

韩国的女性主义发展更能够起到警醒作用。

认清现实选择妥协的清醒沉沦者

除去压迫与被压迫的写实，在书中第三段《树火》篇

中还塑造了一个典型人物，游走于天平两端的认清现实选

择妥协的清醒沉沦者，即一开始站在父亲那边劝英慧吃肉，

后面因为亲眼见到丈夫和小姨子之间冠名“艺术”的苟合而

将英慧送进精神病院，试图通过现代医疗技术让英慧恢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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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再到最后不断的自我反省，试图理解英慧的行为并且放

任她自我伤害的姐姐仁慧，她在医生和护士最后一次给英慧

插胃管的时候上前阻止，“发出歇斯底里的哭喊声。＇住手！

快停下来！你们快住手＇ ...”[1] 在那一瞬间她清楚的看见妹

妹到底想要什么，了解她需要什么。也是她的觉醒在文中表

现的最突出的一幕。

书的末尾是她跟救护车将英慧从精神病院送去首尔更

大的医院治疗，她说：“说不定这是一场梦 ...”[1] 从这句话

以及前文大量几近忏悔的回忆和自问：“这一切真的无法阻

止吗？”[1] 可以发现长久以来，她一直是觉醒的，只是这种

觉醒耽于现实，耽于自我处境的困顿。这场苦难结局的碎片

必须要有人收拾，而仁慧，“从小就拥有着白手起家的人所

具备的坚韧性格和与生俱来的诚实品性，这让她懂得必须独

自承受生命里发生的这一切”，因为“日子还要过 ...”[1] 故

而她的每一步选择都像是在悬崖边行走，要竭尽全力才能够

不迷失自己，她自顾不暇，也无法拯救英慧。

在韩国近代社会当中，存在着一种被冠以“快乐”的

隐喻概念。不是在表达人类基于本能的喜悦之情，而是“为

了默默地熬过或消极回避充满肮脏和痛苦的，被人强制的漫

漫近代岁月，而产生的一种生存方式或方法。”[8] 即自我欺

诈式的与自己和解，仁慧已经尽力的“快乐”的活下去。不

同于选择用极端的方式击碎规则找寻自我的英慧，她的选择

理智而现实，她清醒的看着自己的困境但是因为深知自己无

力抗衡而选择不挣扎，这类部分觉醒的形象也广泛的存在于

其他女性主义相关的作品中，如韩剧《苦尽柑来遇见你》中

济州岛第一代“海女”全光礼，她的觉醒仅仅停留在对下一

代“不要做济州岛女人”的期许上，从未试图直接反抗父权

制度，换得男女公平；还有《蜗居》中知道自己丈夫宋思明

出轨并且参与一些权力腐败勾当的宋太太，她坦言“该得到

的一切我都有了”，甚至容忍丈夫包养情人。部分觉醒是单

一主体面对继续生存需求的妥协，既不甘于麻木又无力去改

变，最终选取了自认为最体面的方式揭过苦难。

结论

作者韩江在布克国际文学奖颁奖礼上致辞，她“想知

道人类的暴力能达到什么程度，想通过《素食者》刻画一个

誓死不愿加入人类群体的女孩。”关于暴力这一行为的刻画

在全书多处得以体现，几乎全方位的入侵英慧成长的每个阶

段，就像是在她身体四方升起密不透风的墙，想要将墙里的

她包裹压迫，直至死亡；而成为树，向上汲取光则自然而然

的成为她得到解脱同时对外无攻击性的唯一途径，尽管可能

没有人会去理解认同。全文以此为中心展开，并塑造了三类

“隐喻”的男权压制背景下的女性人物形象，深刻揭露了一

系列现实的社会问题。定义苦难的从来都不是受害者，通过

阅读文本可以深刻的感受到这三类女性在男权压制和社会、

家庭暴力环境下表现出的无力抗衡，而 2024 年这本书获奖

并引起广泛讨论也恰巧说明诸如此类的问题在现当代仍然

存在。因此，拒绝暴力，拒绝结构性压迫和控制亟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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